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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三立出身曲艺世家，祖父马诚方是著名的评书艺人，父亲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母

亲恩萃卿曾学唱京韵大鼓，哥哥马桂元是“万人迷”李德铴的大弟子。1929年，马三立拜“相声

八德”之一的“周蛤蟆”周德山为师，正式开始学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马三立对

生活的理解和表现能力不断增强。于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对那些流传多年的相声名段进

行修改加工，着力描摹小人物的市井生活，在相声界独树一帜。尤为难得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

后期开始，马老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编创表演了《逗你玩》、 《偏方》、 Ⅸ家传秘方》、 《起

名字的艺术》等一系列单口相声小段，令人回味无穷。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传统相声幽默、讽

刺的固有属性，一方面又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形成马三立艺术创作的又一高峰。

虽身为相声泰斗，马三立却依旧保持着平民艺术家的质朴本色。他认定，自己只是一个凭

相声养家糊口的艺人，只有继承传统并不断创新，才能留住观众。马老钻研传统相声的途径之一

是广泛阅读古代笑话。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先生所指出的： “说笑话是相

声艺术单口表演的母体。千百年来，从邯郸淳的Ⅸ笑林》到侯白的《(启颜录》，从冯梦龙的《笑

府》到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其中收列的许多笑话遗存，表明中国民间的笑话说演传统从未

间断。”⋯马老晚年的许多单口小段，便是从古代笑话中汲取“包袱”素材，结合现实加工而成

的，《马虎人))即为一例。其形成过程与审美价值，在马三立的同类节目中很有代表性，具有经

典品格。对之进行学理性的审视，无疑具有多重的意义。特别面对相声创演一个时期以来长期低

迷的堪忧现实，今天的相声创演如要有所建树，重振雄风，窃以为从大师们的经典里汲取营养与

经验，应当是一种捷径。

我们知道，一段完整的传统相声，通常由“垫话”、 “瓢把儿”、 “正活”和“底”四部分

构成。 “垫话”就是开场白，用以定场和吸引观众注意。 “瓢把儿”也称“入活”，是“垫话”

与“正活”间的过渡，用于承上启下，引入正题。 “正活”又称“活”，是相声的主体，一般由

若干情节组成，每个情节都能产生“包袱”。 “底”作为相声的结尾，多指经过反复铺垫、渲染

后抖出的“大包袱”，是一段相声达到高潮的标志。

1 990年的天津市春节联欢晚会上，马三立表演了单口相声《马虎人》。 “垫话”阶段，马

老将自己与“马年”、 “马姓”、 “马之精神”巧妙地贯穿在一起，委婉地道出了生动饱满的吉

祥话，达到了很好的凝神效果：

进入庚午马年了，咱们姓马的，属马的．更应当拿出马拉松的干劲儿，发扬千里马的精神，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超额完成任务，万马奔腾，马到成功。借此机会给观众朋友们拜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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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把儿”环节，马老承接上文，继续围绕“马”字做文章，引出了正题一“马虎人”。
之后，又以“同姓各宗”为由进行歪讲，从业内马姓晚辈马季、马增惠身上抓哏，让人忍俊不

禁。或许这正应了那句老话， “理不歪，笑不来”：

“我说个笑话吧。让我说个带‘马’字儿的．我就说个《马虎人》吧。这入姓马．名字叫

‘马虎’。我也姓马．您得听明白了，他跟我不是一家子，跟我可不是一码事。我，马三立，跟

马连良、马玉涛是一家子，我们的祖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马虎眼啊，马老二啊，马大哈啊，

马寡妇开店啊，马季啊．马增惠啊，他们都是一家子。”

其实，类似的情况早在1985年春晚就出现过。当时，马三立在相声((大乐特乐》(又名

Ⅸ起名字的艺术》)中调侃道：

我这些年，倒霉就倒霉在名字上了。你看看我这名字，马三立，马剩下三条腿．才凑合立

着．一碰就倒啊。马季的名字也不怎么样，应当叫马跃，万马奔腾．飞跃前进。叫马季，糟了，

挺好的马让绳子把腿给系(季)住了，跑不了，憋了一身肉。

“入活”后，马老在情节布设上开始借鉴古代笑话。下面，笔者将“正活”分成两部分，逐

一溯源。

“(正活上)说到‘马虎’．他早晨起来遛弯儿，到公园一看，有很多人在练太极拳。

‘马虎’也想练，可是不会．所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练去了。刚要练，

‘哟．不行，要拉屎。’ ‘马虎’脱了裤子，蹲这儿就拉。完事后起身系裤子，往前一瞧，忘了

这棵大树了， ‘嘿，我说我走不了呢，谁摆这儿棵大树挡着我呀，走。’一退步．踩一脚屎，

‘哎呀，这是哪个兔崽子拉的?’回到家门口，忘了自己住哪儿了。瞅瞅这边，看看那边．他媳

妇儿刚好出来， ‘嗨，在这儿干吗呢?进来呀。’ ‘马虎’一瞧，以为胡同里有暗娼．问道：

‘你爷们儿(丈夫)在家吗?’ ‘吃饱了撑的，给我进来。’媳妇儿一手把他拽了进去。”

这个好忘事的“马虎”，真可称得上是“健忘”的典型。将人的言行描写得极不真实，极不

合情理，从而引人发笑，这就是荒诞法。马老运用荒诞法，将“马虎”撂爪就忘、丢三落四的弱

点夸张到极致，讽刺了那些朝令夕改、对自己言行不负责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陆灼的《艾

子后语》中，也有类似的内容。笔者认为，马老在编创过程中，有可能参考了其中一则名为《病

忘》的笑话，具体如下：

“齐有病忘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其妻患(担忧)之，谓日： ‘闻艾子滑稽多知，能

愈膏肓之疾，盍往师之(何不去向他请教)?’其人日： ‘善。’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未一舍

(走了不到三十里)，内逼(内急)，下马而便焉。矢植于土(把箭往地上一插)，马系于树。

便讫，左顾而睹其矢，日： ‘危乎!流矢奚自(哪里射来的冷箭)，几乎中予!’右顾而睹其

马，喜日： ‘虽受虚惊．乃得一马。’引辔将旋(牵马欲走)，忽自践其所遗粪，顿足Et： ‘踏

却犬粪，污吾履矣，惜哉!’鞭马，反向归路而行。须臾抵家．徘徊门外日： ‘此何人居．岂艾

夫子所寓邪?’其妻适见之，知其又忘也．骂之。其入帐然日： ‘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

人?’”嘲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马老在遵循原文思路、保留原文笑点的同时，摒弃了与时代不符

的“骑马”情节，又将“流矢”换成“大树”，进而推出了现代版病忘者——“马虎”。另外，

((病忘》之情节也非陆灼首创，我们从隋代侯白的《(启颜录‘昏忘]》中可找到其源头：

“郡县有一人多忘，将斧向田斫柴，并妇亦相随。至田中遂急便转．因放斧地上，旁便转

讫．忽起见斧，大欢喜云： ‘得一斧。’仍作舞跳跃，遂即自踏着大便处，乃云： ‘只应是有人

，-祷乏’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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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便遗却此斧。’其妻见其昏忘，乃语之云： ‘向者君自将斧斫柴，为欲大便，放斧地上，何

因遂即忘却?’此人又熟看其妻面，乃云： ‘娘子何姓．不知何处记识此娘子?’”p1

“(正活下)一进屋．见墙上挂一相片，相片是他母亲。 ‘马虎’仔细端详后说道： ‘这

娘儿们是谁?怎么看着眼熟呢，哦，是白毛女。’媳妇儿说： ‘嗨嗨嗨．谁白毛女?刚才来

电报了，德州的老舅死了。咱妈去不了，你赶紧去一趟，人到礼全。’ ‘写磨’买果上厂火

车?坐了没多久j觉得褪痒?便用长指宁使劲地挠，旁边的老头Jl,不愿意7 7阚遭? ?怎么国

事?有毛病P
j

j啊?我腿痒o
j

?褪痒的话?你挠我隧--T吗?再挠我棉裤就烂7 7挠你鲁己

矽。’ ‘孵，肮’ ‘马虎’一低头，又发现鞋带儿开了，系好后刚坐没一会儿， ‘不行，我得

解小手。’老头儿说： ‘厕所在那头。’ ‘马虎’站起就走，老头儿连忙说： ‘哎，鞋带儿，你

鞋带儿跟我的系一块儿了。’ ‘马虎’刚把鞋带儿分开，就听到列车员报站的声音， ‘前方到达

车站为沧州车站。’ ‘马虎’冒冒失失地下了车．出站后才意识到是沧州而不是德州，但此时车

已开。 ‘马虎’很郁闷． ‘唉，干脆，不管老舅大舅，不去了，回家。’”

以笔者观之，斜体字内容与《笑府·恍惚》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且看原文：

“三入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惚，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

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入遗溺(尿)也，促之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

榨酒声滴沥不止．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州

抓痒而出血，出血而起溺，起溺而站至天明，一人之缘起，三人来完成，皆为“恍惚”惹的

祸。感到痒，却不知抓了别人的腿；觉得湿，却不知自己的腿已被抓破，听到滴沥声，却不知是

榨酒所致。由此，精神层面的“恍惚”被还原成麻痹失调的肉体经验，离奇夸张的机械性混乱也

在环环相扣的描写中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令人拍案叫绝。

马老以“白毛女”为引子开启“正活下”，意在深化上文“健忘”的主题。而后， ((笑

府·恍惚))中抓腿情节的导人，则使“健忘”的“马虎”罪加一等，成了“恍惚”的“代言

人”。细微的差别是， “马虎”还算手下留情，只把邻座老头儿的棉裤抓破而已，并未达到“抓

之愈甚，遂至出血”的境地。接下来，马老举一反三地构思出“系鞋带”情节和“下错站”情

节，将其“恍惚”的弱点进一步渲染。

“底”作为相声的结尾，是一段相声达到高潮的标志。这个“大包袱”，马老又是如何设计

的呢?请看：

“‘马虎’在车站转悠，看到一件锃光瓦亮的东西，走近一瞧，是杂品摊儿上的小镜子。拿

起瞅了瞅．生气了．瞪了摆摊儿的一眼．心想： ‘这小子，也不跟我打招呼，竟弄我相片在这儿

卖。得亏我碰见了，万一让人买走该怎么办?’ ‘马虎’问： ‘这个多少钱?’ ‘四毛。’摆摊

儿的说。 ‘给你四毛，别卖了啊。’ ‘马虎’把镜子放在兜里，买票上车回了家。刚一进门，便

对媳妇儿说： ‘这趟真没白去，过来，瞧这相片，’ ‘马虎’掏出镜子， ‘万一我没把住，归了

别人怎么办?’媳妇儿接过来一瞧，生气地说： ‘刚出去两天，又搞一个．还把相片拿来气我。

老娘，看这相片，你儿子不要我了。’婆婆瞅了瞅．说道： ‘可不是嘛，又搞一个。搞还不搞个

年轻的．这娘儿们岁数跟我差不多。’”

“健忘”的行为固然荒谬， “恍惚”的举止固然怪诞，却都含有先天不足的成分，让人在

捧腹大笑后或多或少心生恻隐。相比之下，后天不思进取所引发的“愚昧”才百分百令人生畏。

俗话说得好，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看似正常的媳妇儿和婆婆原形毕露的一刻，马老对

“愚昧”现象的讽刺也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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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材上讲， “混淆镜中人”并非马老的专利。翻开冯梦龙的《笑府》，有一则名为((看

镜》的笑话与此十分相像，原文如下：

“有出外生理(做买卖)者，妻嘱回时须买牙梳．夫问其状，妻指新月示之。夫货毕将

归，忽忆妻语，因看月轮正满，遂买一镜回。妻照之骂日： ‘牙梳不买，如何反娶一妾!’母闻

之往劝，忽见镜．照云： ‘我儿有心费钱．如何娶个婆子?’遂至诉讼．官差往拘之，见镜慌

云： ‘如何就有捉违限的?’及审．置镜于案，官照见大怒云： ‘夫妻不和事，何必央乡官来

讲!’”‘51

原文中，不仅外出经商的丈夫迂腐呆滞，就连妻子、婆婆、差役和县官也是如此。明明从镜

中见到自己，却毫无知觉，反而将自己诬蔑为小妾、老太婆、新差役和乡官，由此造成误会，闹

出笑话。另外，夫妻竟因一把牙梳诉诸公堂，而官府居然予以受理。笔者认为，这大概能反映出

明清时期的“好讼”风气和夫妻伦理约束的弱化趋势。

经笔者考证，与《笑府看镜》如出一辙的古代笑话并不鲜见，单从侯白的《启颜录·昏忘》

中就能找出两则：一则为《痴人买奴》，【61另一则为《同州憨夫》。【71倘若追本溯源，则不能不提

到三国时代魏国邯郸淳的《笑林》。《(笑林))是我国第一部笑话集，原书早已失传，今仅存二十

余则，散见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中。从留存至今的各则看，多为嘲讽愚庸之作，

《不识镜》便是一例：

“有民妻不识镜，夫市之而归。妻取照之，惊告其母日： ‘某郎(我丈夫)又索一妇归

也。’其母亦照日： ‘又领亲家母来也。’”喁1

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三立编演的单口相声((马虎人》具有独特的价值和经典

的品格。

第一， 《(马虎人：》展示了古代笑话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的古代笑话，多源于劳动人民的口

头创作，后经文人搜集整理逐步系统化，成为民间文学的一支。早在先秦时期，笑话就已出现在

《孟子》、((韩非子》、《庄子》等典籍中，此时的笑话，多以寓言形式存在，旨在阐明事理。

汉魏时期，利用笑话陈说事理的做法已不如先秦那样盛行，但笑话并没有绝迹，不久后便出现

了最早的笑话专集——((笑林》。隋唐至明清，各种笑话集纷纷问世，纵观其内容，可谓洋洋大

观，不胜枚举。此外，根据古代笑话改编而成的相声段子也是比比皆是，诸如《(三近视》、 《赞

马诗))、 ((扒马褂》、 《属牛》等等。可以说，古代笑话是现代相声艺术取之不竭的养料，研读

文学遗产中的笑话作品，对相声创作意义重大。((马虎人))中，马老汲取了古代笑话的笑点和写

作套路，反映的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琐事。这种“取其精华，套我情境”的构建模式，合理兼

顾了诙谐幽默性与时代地域性，使作品得以广泛流传。

第二， 《马虎人》体现了相声的娱乐功能。相声终究是相声，无论内容多么健康，道理多

么深刻，也须以幽默出之，让人们在笑声中领悟。用合理的样板对比不合理的现象，或把不合理

的现象曲解为合理，都是笑的源泉。从这个角度说，笑又是衡量演员功底的试金石，直接关系

到观众的满意度。因此，创演相声应首先着眼于消遣娱乐。反之，当相声不再招笑时，相声便成

了天大的笑话。马老给观众的感觉是，他并非有意逗人乐，而是用闲聊的方式不温不火地讲故

事，再于不经意间抖出酝酿已久、底蕴深厚的“包袱”，从而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 “这是哪个兔崽子拉的?” “腿痒的话，你挠我腿干吗?” “你鞋带儿跟我的系一块儿

了。” “搞还不搞个年轻的，这娘儿们岁数跟我差不多。”这就是马三立太极式的相声： “包

袱”轻易不出手，一旦出手，必令人猝不及防，开怀大笑，铭记心头。

零，薅烈黑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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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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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马虎人》体现了相声的讽刺功能。相声仿佛是一朵玫瑰，花与刺，逗乐与嘲讽，相

辅相成。相声源自民间，它必须贴近生活，反映民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怨。针对百姓关切的

不良现象，相声并没有采取直来直去的批判模式，而是通过幽默诙谐的“包袱”引起共鸣，通过

迂回委婉的影射发人深省，让百姓在笑声中彻底宣泄。所以说，讽刺是相声应有的“范儿”，也

是相声的魂。相声一旦丢掉讽刺，也就失去了精气神。马老对“马虎”的讽刺有欲擒故纵、虚中

见实的特点。“这小子，也不跟我打招呼，竟弄我相片在这儿卖。”“过来，瞧这相片，万一我

没把住，归了别人怎么办?”马老抓住了被讽刺者自以为是的症结，用这些铺垫折射出“欲令其

亡，必令其狂”的道理，将“马虎”荒谬绝伦的行为渲染到极致。《马虎人》的精妙，不在于情

节“虚”，而在于人物“实”。它的“虚”，绝非造谣诬陷，而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利用荒诞

情节揭示“健忘”、 “恍惚”、 “愚昧”的人物属性。正因为此，才深人人心，经久不衰。

第四，((马虎人》是马氏相声或津门相声的缩影。尽人皆知，相声“生”于北京， “长”

于天津。用马三立的话说， “北京是发源地，天津是发祥地。”起初，在北京天桥一带，相声曾

受到下层市民热捧，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然而，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复杂多变的政治因素，都

使相声陷入步履维艰的窘境。简言之，另类一点的市民意识在当时的京城根本无法形成气候。天

津是近代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移民在逃荒或迁徙过程中完成了向现代市民的转变。没落的贵族

官僚，新兴的洋商买办，规矩的手工业者，闲散的无业游民⋯⋯各类人群聚在一起，形成了津门

“俗”文化，为相声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津门相声，讲的是一个“俗”字，它离不开家长里短、

鸡毛蒜皮，少不了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更不缺嬉笑怒骂、酸甜苦辣。津门相声，图的是一个

“乐”字，它剥掉了“君子”伪装，冲破了理性的束缚，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天津的文化

氛围和多年的撂地演出生涯，使马三立成了地道的通俗派。他熟悉市民生活，懂得百姓心理，大

白话中见机趣，冷不防中亮“包袱”，在半真半假中描摹人物形象，在“骂人不带脏字”的讽刺

中融入规谏，形成了“题材平常、语言平实、冷面滑稽、内紧外松”的马氏相声表演风格。((马

虎人》即是这种风格的体现：渺小的灵魂，卑微的身份，扭曲的心态，可笑的言行，可叹的结

局，这一切都注定了“病态市民”——“马虎”可悲的命运，也使他成为马氏相声中的“经典人

物”。马氏风格影响下，天津相声界出现了“无人不宗马”的情形，用相声史论家薛宝琨教授的

话说， “马三立是津门相声的魂魄，他的相声风格可以用一‘俗’字代表。”p1

注释：

【l】吴文科： 《中国曲艺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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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冯梦龙： 《笑府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5】赵南星，冯梦龙．陈皋谟，石成金： 《明清笑话四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

【8】李畴等： 《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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